
她年逾九旬，却依然坚持出诊，

是患者眼中可亲可敬的“马老太太”；

她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结核病领域的

旗帜，从医 68 年，把青春和热血奉献

给了结核病防治事业；她更是患者眼

中的朋友，关注患者的每一个感受，

用心温暖着每一位患者。她用精湛医

术解除病人的痛苦，用行动诠释着

“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初心，她德

高技深、爱岗敬业，医者情怀令人感

佩……她，就是中国结核病防治领域

的大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

医院结核病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主任

医师马玙。

尽己所能，为民解疾

结核病，成长在灾难中。它曾被当

作遗传病，也曾被追捧、视为一种病态

美，更多时候，它被称作“白色瘟疫”。

17 世纪至 19 世纪，肺结核曾是横扫

欧美地区的“连环杀手”，肖邦、契诃

夫、卡夫卡、雪莱、济慈等人的生命均

因肺结核而画上句号。而我国也很早

就流传着“十痨九死”的说法，数千年

来，结核病的阴影从未散去。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在贫病交

加的内忧外患中毅然成立了 7 个中央

直属医院。之后又在北京城东运河旁

建立了一所集“医疗、研究、教学、防

治”于一体的结核病专科医院。1955

年从江苏医学院医疗系（现南京医科

大学）毕业后，马玙来到中央结核病研

究所，当了一名医生。在结核病临床与

科研教学岗位上，她一干就是一辈子。

“我从小就立志做一名济世救人

的医生。上大学前，在我喜爱的外语

和医学两个专业中，我选择了学医。

我至今认为，当初的选择非常正确。”

马玙说。

“在那缺衣少粮的年代，我们一天

到晚吃窝头，设备老旧、药品短缺更是

常有的事，条件艰苦，但我从没想过改

行。”马玙回忆说。那时候交通不便，进

村做筛查，她和同事们背着 X 光机跋

山涉水才能到村里。有一次，马玙带队

去平谷土谷子村做结核病筛查。这个

村在大山里，不通汽车，他们只能徒步

前往。到了村里，村民吃惊地说：“这座

山，好汉爬也得出三身汗。你们带着这

么重的机器赶过来，太不容易了！”

在那个年代，不少结核病患者家

境贫寒，马玙想方设法让他们少花钱，

尽可能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给农民

看病碰到家庭困难拿不出医药费的，

她就自己垫上。马玙说：“你知道老乡

当时有多困难吗？有一次我们开完药，

老乡说，您等一会儿，我出去一下，结

果半个小时都没回来。后来我们才知

道，他回家从鸡窝里捡了鸡蛋，要拿出

去换钱给我们。这件事让我太难忘

了。”当时，马玙的工资是 56 元，她每

个月都拿出一部分钱给病人垫付医药

费。“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尽己所能，

为民解疾。”

带着这样关爱患者的执念，马玙

走过了 68 年，很多患者成为了她的

朋友。她说，做一名医生是她的幸运，

做一名爱患助患的医生是她一生的

追求。

最有效的处方是爱

一个放大镜、一根小教鞭，是马玙

出诊时的必备。她说，带上这两个工

具，一是为了现场看胸片，二是为了方

便给病人解析病情。

马玙有很多细小却暖心的行医习

惯。每次听诊前，她都会用手把听诊器

焐热；听完前胸听后背时，她都会自己走

到患者背后；给老年患者做完检查，她要

扶着对方下了诊查床再去开处方……

她说：“别小看这些细节，它传达的是

医患之间最重要的平等观念，医生平

等待人，给患者以尊严，这样就会减少

很多矛盾。”

对待任何病人，马玙都特别认真。

有一次，一位在体检时发现双上肺病

变的患者来院就诊，根据检查结果尚

不能明确诊断，马玙就建议患者先随

访。一听说随访，患者就以为没有什么

事，也不过来看病了。两三个月过去，

仍然没有见到病人的踪影，马玙很着

急，千方百计联系上了这名患者。患者

知道后特别感动，没有想到这位知名

教授还惦记他这样一个普通病人，马

上赶到医院做 CT 等相关检查。最终

患者被确诊为低度恶性肿瘤，手术后

十年没有复发。

马玙的学生、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结

核三科副主任段鸿飞说，他

会永远记得老师对他的“反

向”教学。“马老提醒我，做

医生，别总记着‘过五关斩

六将’，脑子里得反复复盘

‘走麦城’，不停自我否定，

这也是对患者负责。复盘当

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在哪

个地方能做一点改进……

这让我受益匪浅。”

新冠疫情暴发后，马玙

一直坚持出诊。为了尽快作

出准确诊断，她常常亲自到 CT 室查

看患者影像资料，及时给患者打电话

告知病情，让患者安心。马玙常和学生

们说，“医生最大的敌人是冷漠，最有

效的处方是爱。医生的一点点关爱，就

可能改变患者的一生；医生一个小小

的亲近动作，都可能在患者心里洒下

一片阳光。”

现在，她曾一手创建的团队正在

开展用基因分子生物学技术来检测各

种药物相应的耐药基因等新研究，主

任职务也从马玙传给了她的学生，再

由学生传给了更年轻的后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结核病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副主任、马

玙学生的学生潘丽萍说，马老是连接

临床和研究的一座“桥梁”。“正是因为

她的方向在这里，所以我们后续的很

多研究都是结合临床去做一些攻关。

马主任就是指明方向的人。”

临床科研“双肩挑”

20 世纪 80 年代初，马玙以访问学

者的身份到美国进修两年，她把时间

精确到分秒，她知道自己多学习一分，

带回去的收获就多一分。

“在美国的时候人家问我，是不

是想留下来，我说不是。国家那么困

难，我一定要奋斗，所以我在那里是

很努力的。有时候也挺得意，从临床

大夫的角度来说，我懂基础；从基础

研究的人说起来，我懂临床，有点‘双

肩挑’的意思。”

曾有人问马玙，“您已年过九旬，

应该颐养天年了，为什么还这么孜孜

不倦地学习？”她回答道，“面对患者，

我们除了要有仁爱之心，还必须具备

精湛的医术，做到诊断正确、治疗有

效。医无止境，要真正成为医者，就要

不断学习。”

从医半个多世纪，马玙每天坚持

学习。年轻时下乡劳动，她会随身携带

一本《实用内科学》，一有空就拿出来

读；她自学英文版书籍，攻克语言难

关；每次参加国内学术会议时，她都全

程听课做笔记；她还经常查阅结核病

诊治的相关文献，了解前沿信息。她

说，“虽说我们是专科医生，但患者可

能伴发其他疾病，所以我们要不断学

习，才能更好地服务患者。”

六十八载春华秋实，她先后发表

中英文论文 185 篇，参加了 19 部专著

相关篇章的撰写工作，主编了《实用肺

癌防治指南》《结核病》等书籍。1990

年以来，她在结核病的分子生物学方

面做了大量工作，完成北京市自然科

学基金资助项目，多次获得北京市科

委科技进步奖。多年来，马玙培养的博

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很多都已经成

为全国各大医院结核专业领域的骨干

和学科带头人。

这就是马玙，她常用“老牛亦解韶

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自勉。“作为一

名共产党员、一名老卫生工作者，我永

远不改初心，时刻听候党的召唤！”马

玙说。

马玙：一生扎根结核病防治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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